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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要 现 代 汉 语 中 ，“怎么”可用在“想”类动词之前问内容，用在“卖”类动词之前问价格。相 对于“怎 

么”惯常的方式与原因之问，“怎么”问内容和问价格可视为“别解”。本文选取“想”“看”和“卖”作为典 

型个案，考察和分析这类别解用法。文 章认为，“怎 么 想 ”和“怎 么 卖 ”之所以能分别用来问内容和价  

格 ，主要是因为“方式”之问的客观基础不存在，或其动机受到抑制。比如人类目前对自己是如何“想” 

的 ，所知甚少，“想”的“方式”仍为“黑箱”，这就没有问的价值。“卖”确有多种方式，但多是交易的常识 

或 共 识 ，不问便知；价格信息在交易行为中是重要信息，至为关键•它直接决定着“卖”的行为是否能够 

实施以及如何实施，因此 ，价格之问可以顺理成章地通过方式之问来达成。从本质上来说，“怎么”“问 

内容”和“问价格”其实还是基于它所具有的“方式”之问的功能而来。

关 键 词 “怎么” 方 式 问 内 容 问 价 格 语 义 分 析 语 用 解 释

一 引 言

“怎么”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疑问代词，常用来问方式和原因（吕叔湘主 

编，1999)。问方式与问原因在句法结构形式上有所不同：问方式，一般是用“怎么”直接修饰 

动词或动宾短语，比如“你怎么去”“纸飞机怎么叠”“你怎么炒年糕”“我们怎么做糖醋排骨” 

等，可码化为：怎么 V(P)®。问原因，一般用“怎么”修饰动补短语、状动结构等，可码化为： 

怎么DV(p)C® 。比如“你怎么来了”“他怎么把小偷放了”“杯子怎么打碎了”“他怎么没去” 

“他怎么用小碗吃”“你怎么坐汽车去”“她怎么在办公室做饭”等。

“怎么”问方式和原因的用法颇受学界关注。比如 T sai(1999)、蔡维天（2000) 、 Tsai 
(2008)、肖治野（2009)、丁阳丨&(^3叩(2010)、邓思颖（2011)等对“怎么”的这两种用法（或

* 本文曾在第六届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前沿学术研讨会（香 港 中 文 大 学 .2017年 1 1 月 25 — 2 7 日）上宣 

读 ，承蒙陆俭明教授、方梅研究员等与会专家提出宝贵意见“〈世 界汉语教学》匿名审稿专家也多有指导和  

教正。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！文中错谬由笔者本人负责。

①  “V (P)”代表动词或动宾短语。下文的“D”代表状语成分，“C”代表补语成分。用“怎么”问内容和 

问价格的动词多数情况下并不带宾语•像“卖”根本不能带宾语（详 后 ）。考虑到“想”类动词也有带宾语的 

用法（如“你怎么看他辞职这件事”），本文用码化形式“V (P )”。

②  煞尾“了”可看作补语。D 和 C 不一定同时出现。这两种结构能表事实，问原因一般是针对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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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）有比较深人的思考和研究.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。不过，实际语言生活中，用“怎么”来 

提问并不限于这两种。有些情况下，“怎么”既不是问方式，也不是问原因。比如下面两例：

(1) “你说咱真要在这儿设一卡子，来一个害一个，别人会怎么想？”“别人会以为国军的 

伞兵空投在这儿了。”（王朔《玩儿的就是心跳》）

(2) (卖蚯蚓的）走一截，扬声吆唤：“蚯蚓 蚯 蚓 来 - - 蚯蚓… 蚯蚓来_ ”有的 

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，向他买：“怎么卖？”

(卖蚯蚓的回道）：“一毛钱三十条。”（汪曾祺《小说三篇》)

例（1)的“怎么想”问的是“想”的内容®，这从“别人以为国军的伞兵空投在这儿了”的答语即 

可看出。例（2)的“怎么卖”是问价钱.答语“一毛钱三十条”是明证。我们日常逛商店或到菜 

市场买菜.用得（听得）最多的就是“怎么卖”。

跟询问方式和原因不同，问内容和问价钱只限于少数儿个特定动词。也就是说，从全局 

来看，这类用法不是主流。另一方面.上面例子涉及的动词“想”“卖”也有问方式、原因的用 

法，只是不很常见。比如下面的对话'

(3) 甲：他打人这件事你怎么想？

(4) 甲：这些葡萄你怎么卖？

(5) 甲：她怎么突然想吃杨梅？

(6) 甲：他怎么把孩子卖了？

乙：我得站在他的立场上想。 

乙：我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卖。 

乙：怀孕了呗。

乙：太穷了呗。

例（3)和例（4)中的“怎么”问的是方式，例（5)和例（6)问的是原因。

因此.为区别起见.我们将例（1)、例（2)这类不是问方式和原因的解读统称为“别解” ® 。 

“怎么 V(P)”之“别解”是现代汉语中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。除储泽祥（2016)论及“怎么卖” 

问价格的用法外，迄今还没有关于此类问题的系统考察和分析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“怎么V(p)”还有“问内容”和“问价格”之外的其他用法。比如“这个字 

怎么念”“这句话怎么翻译前者问的是读音.后者问的是目标语的表达形式（属于语码转换 

问题）® 。除此，“怎么搞的”还可表达埋怨之情。总之，“怎么”的用法丰富而复杂。本文不 

打算将方式和原因之外的“别解”用法全部囊括进来，只讨论以下两种“别解”：（一）问内容， 

(二）问价格。

③  这里的“内容”是指“看法”“见解”"观点”之类的认知结果。

④  本文正文例句未标注出处者均为笔者自拟。

® 所谓“別解”，并不是说这类“怎 么 V (p)”在问方式和问原因之外，偶 有 别 的 解 读 。恰 恰 相 反 ，对于 

少数特定动词来说，其“怎 么 V (P)’’式很少用于问方式或原因，所谓“别解”反而是主流用法。

© 感谢审稿专家指出这一点。审稿专家还提到“怎么听”“怎么闻”“怎么笑”等 .并问为什么它们不像 

“怎么想”和“怎么卖”那样有“别解”。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看：“听”“闻”“笑”作为及物动词用时，关涉的都 

是对象宾语（客观存在）.动作不造成认知结果。 t “听”来 说 ，它表义较简单 .不像“想”那 么 复 杂 ，《现代汉 

语同典》(第 7 版）（以下简称“《现汉》”）对它的释义是“用耳朵接受”“听从”“治理”等 。这 些都不要求、也不 

会形成自己的“意见、看法”。“闻”和“笑”类似。因 此 .它们只能是问方式，而 不 能 问 内 容 。即使说动作能 

造成某种结果 .则该结果也只是动作主体出现的某种屮理、心理状态等。比如“听累了”“听烦了 ”“闻腻了” 

“笑岔气了”“笑得前仰后合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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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别 解 之 ------问内容

用“怎么 v (P)”式问内容的动词有“想”“看”“说”“讲”“写”“看待”“考虑”“打算”“认为” 

“报告”“汇报”“回答”“回复”等。本节重点考察“怎么想”和“怎么看”。

首先来看“想”。“想”作为一个常用动词，语义繁复，有多个义项。《现汉》归纳了 6 个义 

项。第 6 个义项“记住”与本论题无涉，不予考虑。其他义项分两类来考察。

第 4 个义项“怀念”和第5 个义项“回忆”作为一类。“想”作这两个义项解时，其对象都 

是先于“想”的一个客观存在，而不是“想”带来的结果，即它们是“想”的对象宾语，而非结果 

宾语。比如“我想你”“他还在想那件事”等。这种用法的“想”有两个核心论元，一个是施事， 

一个是受事。除此，“想”也还有一些非核心论元，比如表示时间、地点、原因和方式等的论 

元。就表示“怀念”“回忆”义的“想”的事件来说，除了有核心论元（施事和受事）之外，还会涉 

及时间、地点、原因和方式等论元，即有时候“什么时候想”“在什么地方想”“为什么想”和“怎 

么想”等也是需要表征的信息。语言中各种不同的句法结构其实就是动词及其论元以一定 

方式进行编码的结果® 。不同语言的编码方式不尽相同。现代汉语中，论元的编码主要靠 

语序，即使辅之以介词等标记词语，各成分的句法位置仍相对固定。此外，表征一个事件（广 

义事件），什么论元出现，什么论元不出现，以及怎样出现，既与表达主旨有关，也受句法、语 

义或语用等因素的制约。

当“想”作“怀念”“回忆”解时，不同论元的显赫程度各不相同，受事和施事这样的核心论 

元最为显赫。时间和地点比较明显，很多情况下是共识；原因常常是隐性的，不太为人所知。 

因此，时间论元、地点论元和原因论元的编码情况依具体情境而定。比较：

(7) a.我想你。 b.我天天想你。 c.我在家天天想你。

d.我因一个人独处而想你。 e.我天天因一个人独处而想你。

f.我因一个人独处而在家天天想你。 g.我因一个人在家独处而天天想你。

以上系列句子除核心论元施事和受事外，其他如时间论元、地点论元和原因论元表征与否及 

其编码顺序的情况各不相同，主要取决于表义的精细详略与否及上下文语境等的需要。

“怀念”也好，“回忆”也罢，都是内心的一种意识活动，即使有方式，也很难以外在的、肉 

眼可观察的形式呈现。 一 旦有外在表现，则被重新分析为“想”的程度或结果® 。比如：

(8) a. "‘我茶饭不思地想你。 b.我想你想得茶饭不思。

(9) a. 我夜不能寐地想你。 b.我想你想得夜不能寐。

© 非动词句也有论元问题。本文关于论元的定义区别于动词直接成分论元观（这 种 论 元 观 将 时 间 、 

地 点 、原因等成分排除在外）。我们将一个事件关涉的所有要素成分都看作论元。另 外 ，核心论元与非核 

心论元的划分不以句法结构为依托。因此，像 "我昨天在市场跟他买了五个苹果”这 个 句 子 （审稿专家提 

出）中，核心论元“他 ”（卖 家 ）以旁格形式编码.不足为奇。“核心”与“非核心”是就语义的亲疏来说的.而非 

着眼于语表编码形式上的句法位置。

⑧ 人 类 的 心 理 活 动 非 常 复 杂 ，目前对它的认识和了解还十分有限。不 过 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心理活动 

的方式和结果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，因为“活动”总是某种方式的活动，“结 果 ”总 是 某 种 活 动 造 成 的 结 果 。 

比如某人以■•不睡觉”的方式（属外在的宏观方式）来“想”，结果导致“更睡不着”，这 样 夜 不 能 寐 ”又成了 

“想”的一种后果（进一步则视作程度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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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两例中的“茶饭不思”和“夜不能寐”都是生理和心理状态的一种外在表现。它们用作方 

式状语可接受性不高。生活中常常有人因为问题棘手，排除一切干扰，不饮不食地、不休不 

寝地“想”。这种“不饮不食”“不休不寝”其实就是“想”的一种别样方式（非本质的）。这种方 

式的“想”如达到一种极端状态，让人感到不同寻常，人们就会反过来将它看作“想”的后果 

(想得“很苦”），并且转而用另外相关的词语来表达。相对于“不饮不食”和“不休不寝”来说， 

“茶饭不思”和“夜不能寐”更易于表达结果。

可见，就“想”来说，其方式论元一般是最不显赫的，难以从句法上表征，因而即使以“怎 

么”来问（如“你怎么想我”），其回答也只能是从程度或后果方面来回应（比如例（8b )、例 

(9b))。如此一来，当“想”作义项“怀念”和“回忆”来解时，一般情况下，是不用“怎么”来提 

问的。即使要询问“想”的程度.也直接用“多么”等词语，比如说成“你有多么想我”之类。因 

此 想 ”作“怀念”和“回忆”这两个义项解时，一般是不会有“怎么想”这个说法的。这就是 

说，“怎么想”问内容只是第1、第 2、第 3 这三个义项的用法，跟第4、第 5 义项无关。

第 1义项“思索”、第 2 义项“认为”和第3 义项“打算”有一个共同点，说的都是大脑的思 

维活动，这些活动均能产生一定的认知结果。先看“思索”。人们“思索”的时候，一般得有个 

客观对象。比如我们说“思索宇宙黑洞问题”，这个“宇宙黑洞问题”就是一个客观对象。因 

为科学史上有人曾提出假设：宇宙存在黑洞。但是，说某人“思索宇宙黑洞问题”，并不意味 

着他（她）就停在这个“宇宙黑洞问题”上，“思索”的目的是要通过大脑的一系列活动，形成关 

于“宇宙黑洞问题”的一些新的科学认识，这些新的科学认识就是“思索”的结果。因此，“想’’ 

作“思索”解时，其宾语只是一个动作的关涉对象，终极追求是要形成关于这个对象的新认 

识，亦即“想”的产出物。这是“想”的“思索”义表达跟其“认为”“打算”义不同的一个地方。

“认为”和“打算”同样是内心的一种意识活动，若有方式，也很难以外在的形式来表现。 

“认为”和“打算”关涉的不是现成的客观对象，而是思维意识活动的一种产物。比如“认为火 

星存在生命”“打算50年后到火星上居住”,这里“火星存在生命”是一种观点，由某些科学理 

论和数据推测而得，“50年后到火星上居住”是一项计划，根据某些主客观条件拟定而成。 

可见，“认为”和“打算”这类意识活动结束之后，形成的认知成果可以脱离意识活动的主体而 

独立出来（以语言表征的形式存在）。此时，意识活动的主体自身一般不会因为意识活动而 

直接产生某种生理上的过激反应（比如不像“怀念”过度会导致“茶饭不思”“夜不能寐”等）。

因此，对于“怎么想”，还是要从“怎么”问方式这一基本用法人手来分析。什么是“方式” 

呢？《现汉》对“方式”的解释是：“说话做事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”。由于目前的脑科学不是 

很发达，人类对自己在“想”的时候大脑内在活动的方法和形式所知甚少，因此，也就无法直 

接表现这种方法和形式。也就是说，用“怎么想”问“想”的方式，缺乏现实的基础和表达的需 

求（人们对于自己不知道或不清楚的东西，不会“明知故问”，因为得不到结果）。但是，“方法 

和形式”总是因应具体的行为（即做事）而产生和存在的，可以说，它依附于动作行为。而人 

类的任何动作行为一般都是有结果的，不管这种结果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。行为和结果常 

常是具体可感的。由于人类思维活动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机制：通过认知投射，借助具体的、 

熟悉的事物来认识和了解抽象的、陌生的事物，因此，有些情况下，人们就通过“行为”来呈现 

“方式”,通过“方式”来转喻“结果”。比如老北京有一种名小吃的得名即是该机制作用的结 

果。这种小吃叫“驴打滚”。它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撒黄豆面（即黄豆磨成的粉），其场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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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似旧时北京郊外野驴撒欢打滚时扬起阵阵黄土的景象® 。在这里，“驴打滚”既是一种具 

体的动作行为，又似一种制作方式，人们通过转喻将它用作这种甜点的名称。

再比如，对于“怎么做糖醋排骨”这样的问题，厨师的回答是：

(1〇)首先，备小排500克，焯水后煮30分钟。其次，用一汤匙料酒、一汤匙生抽、半汤匙 

老抽、两汤匙香醋（非白醋），将排骨腌渍20分钟。第三，捞出排骨，洗净，用油炸成 

金黄色。第四，将排骨和腌排骨的水一同放人锅中，加三汤勺白糖、半碗肉汤，大火 

烧开，再放半茶匙盐。第五，小火焖10分钟，后大火收汁。收汁时加一汤匙香醋。 

第六，出锅前撒葱花芝麻和少许味精即可。

以上答语中的每一个步骤至少关涉-•个动作行为，这些动作行为的说明文字很好地回答了 

人们关于“糖醋排骨”制作方法的提问。可见，对动作行为的描写能满足人们关于动作方式 

的求解。做完全套动作，所 要 的 结 果 -“糖醋排骨”一 也 就 有 了 。

正是因为上面这样的认识机制和关联模式，人们常常用“怎么想”来征询他人对某个话 

题的看法和意见。这种看法和意见实际上是“想”的内容，而不是“想”的方式。

人们利用“想”这个动词询问他人对某个话题或事物的看法和意见，还有一种问法，即用 

“什么”作宾语，说成“想什么”。但是，一般情况下，在问内容上，“怎么想”较“想什么”更有市 

场，即人们更倾向于或更愿意用“怎么想”。初步考察，主要有三个原因•.第一，“想什么”的语 

义解读是非唯一的。回答“什么”，除了用主观认知结果宾语（比如“我想我们可以单干”“我 

想火星上可能存在生命”“我想你那个观点是对的”）之外，还可以是客观对象宾语（比如“我 

想孩子了”“我在想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”“我在想老李昨天发火的事”等）。换言之，“想什 

么”问得比较开放，因而回答起来却颇费踌躇。而“怎么想”却不一样，对它的回答一般是唯 

一的，要表达一定的看法和意见。第二，“怎么想”这个提问具有动态性，会激发人们进行新 

的、深层次的思考，它不是要让言者指认、“供出”某个对象。而“想什么”却不具有动态性，纯 

粹是个静态的问询，好像只要求言者指认、“供出”某个对象，言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好充 

分展开。第三，“想”关涉的对象话题在“怎么想”这个问句内很容易表征出来，比如“他辞职 

这件事你怎么想（或：对他辞职这件事，你怎么想）”。但是，“想什么”在这个问题上却无能为 

力，我们无法说“他辞职这件事你想什么”，也不能说“对于他辞职这件事，你想什么”。

再来分析本节第二个实例“怎么看”。先看下面对话：

(11)记者：今天早晨，开业第一天放那么多鞭炮，这事儿你怎么看呢？

老人：我就是趴在窗户看。(转引自张伯江，2016)

很明显，这位老人答非所问。“记者”的本义是想探询“老人”对开业放鞭炮一事的态度和看 

法，可“老人”却用“肌在窗户”这个“看”的方式来回答，出人意料。张伯江（2016)称这种现象 

为“言者和听者的错位”。对此，人们可能要问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呢？

从本质上来说，上例中言者和听者错位的发生是因“看”的不同义项而起。在现代汉语 

中，“看”既能表示“使视线接触人或物”义，又可表示“观察并加以判断”义（《现汉》第 729 

页）。很显然，前一个意思的“看”具体，是一种纯粹的视觉活动，可能是有意识的、自觉的，也

⑨ 姑 举 一 实 例 ：“侉奶奶的生活实在是平淡之至。除了看驴 打滚 .看孩子捉蚂蚱、捉油葫芦，还有些什 

么值得一¥ 的事呢？”（汪曾祺《故里杂记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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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是无意识的、非自觉的。后一个意思的“看’’较抽象.是由眼睛的视觉活动引至大脑的一 

种思维活动，总是有意识的、自觉的。具体的“看”有各种方式，而且它们都是显性的，而抽象 

的“看”其方式是隐性的，难以为我们所观察，目前还不为人知。例如：

(12) 马青跳下栏杆，奔到饭庄临街窗前，扒着往里看。（王朔《一点正经没有》）

(13) 我扭头对她笑笑，手托腮往窗外看去。（王朔《痴人》）

(14) 您老定睛仔细看，那闪光的都是眼镜片。（王朔《千万别把我当人》）

(15) 他绱鞋的时候，常有人歪着头看。（汪曾祺《晚饭花》）

(16) 年轻人自己写东西自己评奖，我看是个创举，很大胆。（王朔《顽主》）

(17) 我看这么等不是事儿。（王朔《一点正经没有》)

(18) 我看你是没有放下包袱，背着个老沉老大的箱子过河。（王朔《你不是一个俗人》

(19) 李冬宝也问：“你看出什么来了，戈玲？”

戈玲冷笑着：“没准儿我们都让人当傻瓜耍了。”（王朔《谁比谁傻多少》）

前四例“看”均是具体的视觉活动，都有自己的动作方式。如例（12)的“扒着往里”跟例（11) 

的“趴在窗户”类似。后四例“看”指根据观察所得进行判断，得出某种意见或观点。例（16) 

一（18)“看”后接的是小句。例（19)一方以“看”发问，另一方答以小句，说出自己的意见。

可见，“看”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用法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才会发生例（11)这种“言者和听 

者的错位”的情况。

虽然“看”用于表示具体的视觉活动时，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但是，实际语言生活中很少 

有人将其方式作为关注的问题提出来，要求对方回答®。因为两个人面对面交谈时，对方的 

神态、体貌、举止等都尽收眼底，不需要通过询问来了解® 。因 此 怎 么 看 ”这个句法形式一 

般跟询问内容相匹配，即这种用法是无标记的。像例（11)那类用法应该是个幽默段子，实际 

语言生活中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极少。因此，“怎么看”问“看”的方式不妨看作标记用法，它 

需要有特定的语境和表达目的。“怎么看”的这两种用法可归纳如下：

f问内容- _无标记 
怎么看^I问方式--- 有标记

下面再举两个“怎么看”问内容的例子：

⑩ 笔 者 利 用 北 京 大 学 中 国 语 言 学 研 究 中 心 C'C L 语 料 库 检 索 “怎 么 看 ’’这 个 目 标 形 式 （搜 索 时 间 ： 

2018.01.17)，共 得 1476例 ，除一部分为“怎么看待”“怎么看出”“怎么看懂”“怎么看着”“怎么看起来”“怎么 

看不出”“怎么看不见”等之外 .绝大多数是“怎么看”用例（部分例子中的“看”带 有 宾 语 ）。我 们 在 前 1 0 0个 

用 例 中 拣 得 4 4 个纯粹的“怎么看”疑问句（书面上都用了问号），其 中 ，没有一例是 用 于 问 方 式 的 。兹列举 

两例以窥一斑：

(1) 记 者 ：对中国杂志市场的前景 .您怎么看？ /罗 恩 • 嘉 维 斯 ：这 是 … 个成长中的市场 .在一段时期  

内 .它的规模不会很大.比欧美投资者想象的要小。

(2) 记 者 ：王朔和金庸开战以后，我们发现拥金庸派和拥王派的比例竟达到9 : 1,你怎么看公众的这种 

评价？ /李 敖 ：当然是悲哀。挪威文学家易卜生曾说：多数人是错的 .少数人是对的。比例不对.我 

认为还是（因为）大家的文化水平不高。

©  —般叙述文字中常常同时明确写出“看”的方式，比如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/颠来倒去地看 /用放大 

镜看”。这是叙事文中动作细节的刻画描写.属于另外一回事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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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) 她低声问：“你怎么看？”我反问：“你指什么？”她说:“辩论。”我说:“一 切人们进行辩 

论的事，本身都是没有唯一正确的定论的事。”（梁晓声《表弟》）

(21) 我去美国，记者问我：邓小平南巡带着妻子孩子，你怎么看？我说，蛮好。邓小平家 

比较注意天伦之乐，我挺欣赏。（海星《陶斯亮找不着“高干子女”的感觉》）

例（20)中“我”所说的“一切人们进行辩论的事，本身都是没有唯一正确的定论的事”，显然是 

关于“辩论”的一种看法，而不是“看”的方式或原因。因此，前面的“怎么看”问的是“我”对 

“辩论”的态度和见解。例（21)同理，不赘述。

实际上，“看”表示“观察并加以判断”义时，它跟本节一开始讨论的“想”是一致的，二者 

可互为印证。如例（1)的“想”替换为“看”，例(20)的“看”替换为“想”，句子的表义基本不变。

大概是“怎么想”和“怎么看”询问（对某个事件或问题的）态度、见解的用法因为长期使 

用已趋向固化，因此，口语中人们干脆用“怎么”直接修饰“想法”和“看法”® ，从而说成“怎么 

(个）想法”和“怎么（个）看法”。例如：

(22) 女人看着他那日本皮大衣笑着问：“说真的，这八九年，你想起过我吗？”“不是说过 

了吗？想过。”“怎么想法？”她逼着问。“临过平汉路的那天夜里，我宿在一家小店， 

小店里有个鱼贩子是咱们乡亲。我买了一包小鱼下饭，吃着那鱼，就想起了你。” 

(孙犁《嘱咐》）

(23) 索尔兹伯里问我：“你对这两人怎么看法？”我说：“对美国的总统候选人，我怎么好 

发表什么意见？我希望谁当选都保持现在这样好的中美关系。”（邓友梅《和老索相 

处的日子》）

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“怎么”可以问内容。这种询问比“怎么想”和“怎么看”更为直接和显 

赫，不会造成“言者和听者的错位”。

其他用于询问内容的“怎么考虑”“怎么打算”“怎么认为”“怎么回复”等不再细述，仅各 

举一■例：

(24) “我一点想法都没有。你是怎么考虑的？ ”“老实说，我看我们避免不了面对面的对 

抗。”（杰克•希金斯《营救总统私生女》）

(25) 她问他：你怎么打算呢？他说，总要有人作旧时代的殉葬品。这一次轮到我，我不 

想逃避。（戴厚英《悬空的十字路口》）

(26) “曲乐恒说俱乐部办这个案子有倾向性，你们怎么认为？”吕执态度明确地表示：“俱 

乐部办这个案子没有倾向性。我们也曾经找张玉宁谈过这个事，不存在谁袒护谁 

的问题。”(《北京日报》2001年 3 月 3 0日）

(27) 沉默了一会，刺猬自己说话了 ：“辛楣信上劝你到重庆去，你怎么回复他？”鸿渐嗫嚅 

道：“我想是想去，不过还要仔细考虑一下。”（钱钟书《围城》）

© 审稿专家认为，“怎么（个 ）想法”“怎么（个）看法”的结构是“怎 么想 I法”“怎么看丨法”。这样的表达 

在现代汉语中基本上是开放的.比如还可以说“怎么（个）印法”“怎么（个 ）栽 培法”“怎 么 （个 ）对待法”“怎么 

个便宜法”等 。饶宏泉（2012)认为这是一个构式，“其基本意义是询问方式、方法 ”。显 然 ，“怎 么 （个 ）想法 ” 

和“怎么（个）看法”同样属于其中的“另类”，不是问方式。原因自然还是“想 ”和“看”有与众不同的语义和 

语用特性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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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（24)先说“我”没有“想法”，然后用“怎么考虑”来询问对方，显然是想求得对方的“想法”， 

即见解。对方也的确回答了自己的“想 法 打 算 面 对 面 对 抗 。例（25)中.听话人回答的 

“我不想逃避”，显然说的不是一种方式，而是一种决定、计划。可见，“怎么打算”不是问方 

式。例（2 6 )，针对“你们怎么认为”的问题，吕枫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：俱乐部办这个案 

子没有倾向性，也不存在谁袒护谁的问题。这自然也不涉及方式。例（27)“我想是想去，不 

过还要仔细考虑一下”即是“回复”的内容。

三别解之二—— 问价格

通过“怎么”问价格的动词有“卖”“租”“换（外 汇 承 包 ”和“转让”等。本节重点分析 

“怎么卖”。

现代汉语中，“怎么卖”虽可问方式，但是“问价格”更为常见，是无标记的。那么，为什么 

“怎么卖”主要用于问价格呢？

储泽祥（2016)分析了“怎么卖”问价格的问题。他认为，“卖”关涉的价钱是“次要论元”。 

为了能询问动词的次要论元，汉语采取了这样一个语法手段：把动词支配的货物名词安排在 

动词的前边，让动词后的宾语位置空出来.使动词支配的、能出现在它后边的一个论元成为 

疑问点。“只有宾语空位，才有可能询问V 的次要论元.而不是询问原因”，加之方式又不属 

于次要论元®,因此“某某东西怎么卖”就表示“问价格”了。

我们尝试换一种视角和思路来分析。

“卖”与“买”天然相依，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交易行为，一般涉及四个主体要素：卖 

家、买家、商品和货币。卖家将自己的拥有物（商品）的所有权、使用权转移给买家，买家同时 

根据市场定价，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给卖家。在这个交易过程中，商品和货币实行等价交 

换，两者都要实现一次转移。

推广开来看，交易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时间、地点和方式等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所有 

的交易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、地点并且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的，只是跟卖家、买家、商品和货 

币四要素相比，时间、地点和方式不是关键，许多情况下它们为众多不同的交易行为所共有， 

有一定的社会（或区域）共性。比如摊贩早上在菜市场卖菜，虽然不同的摊贩跟市民们的交 

易不尽相同（菜的种类和数量不同，菜价和成交额不同），但是，时间、地点和方式没有多大差 

别。因为这些交易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和同-•个菜市场发生的.而且所有的摊贩（卖家）都是 

将菜摆在那儿卖，供市民（买家）自由挑选。由此，不妨说，表示卖家、买家、商品和货币的名 

词是“卖”的核心论元，表示时间、地点和方式的名词是非核心论元。核心论元和非核心论元 

在语言表征中的编码方式自然有所不同，某个核心论元或非核心论元要不要出现.以什么形 

式出现等，受制于多种因素，其中交际语境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就“卖家”来说，无论是坐贾还是行商，首先都要让人知道他（她）是“卖家”。坐贾有固定 

的店铺，标识明显；行商有特定的“行头”和吆喝.也不难辨识。其次.他（她）所“卖”的商品都

⑬ 如 储 泽 祥 （2016)曾 说 大 致 说 来 ，方式不会是动词的论元。那 么 ，用 '怎么’洵问方式.就不会是询 

问动词的论元.如果用‘怎 么 ’询问动词的论元.就不会是询问方式”，“‘N 怎 么 V ’却 不能询问论元，只能询 

问 方 式 价 钱 是 ‘卖 ’的目标论元，即动作荇希望实现的结果”。

50



王灿龙：“怎么 v (p )”别解二题

公开展示，顾客一望便知。也就是说，在交易进行之前，其“卖家”这个身份和所卖商品是明 

确的。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，这些是已知信息。顾客进人坐贾的店铺，或来到行商跟前， 

“卖”“买”双方也同时成为“言”“听”双方，而且他们这种言语行为的角色是交互的，即此一时 

刻为言者或听者，彼一时刻则又是听者或言者。这一点跟“卖家”和“买家”在同一交易行为 

中身份固定是不同的。

“卖家”打开店铺的大门或挑着货担行走于乡村、街巷，“买家”进人店铺或来到货挑跟 

前。双方的目的都非常明确：卖家要“卖”，买家想“买”。此时，卖买两方“相对而望”，卖买的 

东西（即货物）尽在眼前，只有价格尚不为买家所知。而价格又是商品交易无法绕开的一个 

关键“结点”。因此，通常情况下，买家在看中某件商品之后，想要知道的就是该商品的价格。 

为此，他（或她）必须首先发问。

据初步考察，在早期的白话时代.人们问价格用的是“（卖）多少钱”这个形式® 。例如：

(28) (侯兴问云）多少钱一瓶？（外云）两贯一瓶。（《全元曲.杂剧》）

(29) 买猪肉去。是今日杀的新鲜的好猪肉。多少钱一斤。二十钱一斤。（《老乞大新 

释》）

(30) 智深道：“兀那汉子，你那桶里甚么东西？ ”那汉子道：“好酒。”智深道：“多少钱一 

桶？”（明•施耐庵《水浒传》第 4 回）

(31) 吃完了饭，我问掌柜的：“你这碗面多少钱哪？”他们说：“二十四文。”（清•张杰鑫 

(改编）《三侠剑》第 4 回）

(32) 叫水手去问那卖菏酱的：“这一罐子要卖多少钱？”卖琦酱的说：“要五百贯足钱。” 

(明•冯梦龙《喻世明言》卷十九）

(33) 韩秀问他：“你一担柴禾卖多少钱？”他答道：“卖个一吊五六百文钱，下雨卖七八百 

文钱。”（清•张杰鑫（改编)《三侠剑》第 1 回）

可见，商品买卖交易中，早期人们问价钱并不是用“怎么卖”® ，用的是一个更加直接的问法。 

在具体语境中，“卖家”和“商品”不一定需要有语言的表征形式，它们作为共享信息，可以不 

说出来，不会影响交际和交易的进行。因此.关键信息是价钱。

⑭ 这 种 问 法 至 少 在 南 朝 时 期 就 已 萌 芽 。比如南朝•裴松之注《三 国志》卷一中就 有 这 样 的 记 述 ：“观 

见岐，疑其非常人也。因问之曰：‘自有饼邪.贩之邪？’岐 曰 ：‘贩之。’宾 硕 曰 ：‘买几钱？卖几钱？’岐 曰 ：‘买 

三 十 ，卖亦三十。’”

⑮ “怎么”至少在南宋便已出现•但“怎么卖”的说法出现较晚。C C L语 料 库 古 代 汉 语 语 料 库 里 仅 有 1 

例“怎么卖”，见于清代文献（搜 索时间：2016.05.31)。问 的 是 方 式 （从 上 下 文 “吆喝着卖”可知 ），而 非 价 格 。 

问价格同一文中用的是“多少钱”。原文如下（省略号表示有删节）：

“家里的，把 门关上，我 （铁三爸）卖牛肉去了。”……一 抬 身推车走了。刘二爸站在后头 ....I：、说 ：

我先不回柜，瞧瞧您这牛肉怎 么卖。铁三爸还推上劲儿了，顺 着 牛 街 北 口 儿 出 来 ，可 就往东了。刘二 

爸在后头跟不上.心说：这位是 什 么 意 思 啊 ？您卖肉不吆喝 ? ……两 人 走 对 面 儿 .老 表 可 就 问 一 声 ： 

“掌柜的，上哪儿送肉去呀？”铁 三 爸 答 言 ：“我 卖牛肉哪。”“怎 么 不 吆 喝 呢 ？”铁 三 爸 张 不 开 嘴 ，刚要张 

嘴 .对面儿来了个人，咽回去了。……前后没人.铁三爸推着车子.铆足了劲儿喊了嗓子：“好肥的牛肉 

哟 ！”真亮的嗓音！……胡同当间儿有一洼水，有点儿泥浆 .一个大门口儿有人喊，“卖 肉 掌 柜 的 过 来 ， 

牛肉多少钱哪！ 清•常杰森《雍正剑侠图》第 .42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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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“多少钱”这种问价形式当今仍在使用，但是新发展出来的“怎么卖”市场更大，后来 

居上，特别是在日常口语交际中。那么，这个本来用于问方式的“怎么卖”是如何产生出问价 

钱这一语义功能的呢？

回答上面的问题，有必要先看看“卖”的方式都有哪些。

由前文所引《现汉》关于“方式”的释义可知，“方式”依附于动作.没有动作，就没有方式。 

而动作总是由人发出的®，而且有的动作还会关涉他物。可见，要全面地认识“方式”，就不 

仅要看动作本身，还要看动作的主体和动作关涉的对象等。考察“卖”的方式，自然也得沿着 

这个路径。通过对较大规模语料库的考察.我们发现，“卖”在句法层面带的修饰成分主要是 

下面三类词语：

A :慢慢地/匆匆地/偷偷地/千方百计地/挨家挨户地/走街串巷地/起早贪黑地/不动声 

色地/热热闹闹地/随随便便地

B:囫囵个地/大批量地/一个一个地/一根一根地/一碗-碗地 /一对…对地/一 扇一扇 

地/成堆成堆地/整箩整担地/整体成块地/零零碎碎地/零敲碎打地/ 一块块切着 

C :(以）高价八以）低价/便宜地/ 一块钱一串地/三文不当两文地 

这些词语用于动词“卖”之前，充当状语。从表义来看，A 类或是叙述卖家进行交易的时 

间早晚（如“早早”），或是交代卖家进行交易时的相伴行为（如“挨家挨户”“走街串巷”“在大 

街小巷来回”），或是描写卖家进行交易时的神态（如“不动声色”“热热闹闹”），或是对卖家交 

易态度的评价（如“随随便便”），等等。B 类主要是介绍和说明交易进行时商品的样态，即以 

什么样的形式出货。C 类说的是交易中商品的价格情况。举若干实例如下：

(34) 在他看来，一个人不能随随便便地卖掉他记忆中如此宝贵的一页!(《人民日报》 

1993年 12月 0 3 日）

(35) 但是詹大胖子还是卖，偷偷地卖。(汪曾祺《詹大胖子》）

(36) 他们把我们中国一块块切着卖了 ! (邓友梅《烟壶》）

(37) 卖野鸭子是不用秤约的，都是一对一对地卖。(汪曾祺《故乡的食物》）

(38) 她怎么这样赤条条地卖自己？（韩小蕙《女性隐私文学悄然涌动》）

(39) 稍经加工，就成了草帽，又以高价卖给农民。(汪曾祺《岁寒三友》）

(40) 他们可以髙价卖苇，贱价收席，践踏着人民的劳动。(孙犁《织席记》）

(41) 那他们一块钱一串地卖那羊肉串就简直等于不想赚钱。(刘心武《小墩子》）

(42) 我悬在京寓外室，不知怎的就三文不当两文地卖给打鼓儿的了。(俞平伯《略谈杭 

州北京的饮食》）

很显然，上面列举的“卖”前修饰成分都可归到方式范畴之下。B 类最为典型，因为它明确了 

货品卖出的样态、形式。其次是A 类，它涉及“卖家”行动迅速与否、主动出击与否。C 类涉 

及的是价钱问题，为本文讨论的主题之所在。

表面上看，价钱只跟商品相联系，可实际上，价钱也会关涉“卖”这个行为本身。价钱不 

同，“卖”这个交易行为实现的可能性就不同高价卖”跟“低价卖”完全是两种不同的“卖”。 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价格是一种特殊的方式。这一点从价钱名词可跟“以”等搭配即得到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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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（如上面例（39))®。如果我们将A 、B 那样的方式称为“样态方式”的话，那么 C 类这样的 

方式也不妨看作是“价格方式” ® 。

可见，用“怎么卖”进行询问时，理论上它既可以解读为问样态方式，也可以解读为问价 

格方式。之所以实际运用中“怎么卖”更多地用于探求价格信息，是由社会共识和具体的交 

际语境决定的。试想，顾客进人商店、市场，或来到行商货担跟前，双方的角色关系即刻明 

确：一为卖家，一为买家。商品明明白白地摆放着.是论件卖还是按套卖，是整体卖还是分开 

卖，等等，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，或是显而易见的。另一方面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也早已了 

解、习得商品及其交易方面的许多知识。此时，卖家的先期或相伴行为无需了解.卖家交易 

的神态可以随时观察，更无询问之必要。既然有关行为方式的信息内容都不需要通过询问 

来了解（这一点卖家也是清楚的，属于双方的共享信息），因此“怎么卖”就不会是询问样态方 

式，只能是询问价格方式。在合作原则的作用下，卖家就能从“价格方式”之问中读出买家探 

求“价格信息”之真实意图，出于交易的需要，就随之以具体的价格作出回应。

当然，商品有各种各样，而且新东西层出不穷，交易的环境也会千变万化，有时候可能出 

于某种原因，不按惯常方式出售（或出售的方式不是买家所认定或期待的）。这个时候，对 

“怎么卖”的探问，卖家会兼顾行为方式和价格方式来一同回应。比如下面对话：

(43)顾客：老板，苹果怎么卖？

老板：a.五块。/ 五块（钱）一•斤。/ 一斤五块（钱）。

b.  论个卖，五块（钱)一个。/五块（钱）一个，论个卖，

c. 3论斤卖，五块（钱）一斤。

在我国的水果消费市场，苹果一般都是按市斤卖（历史形成的惯例。批发或礼品销售按箱 

卖.另论）。这已是交易共识。因此，问“苹果怎么卖”时，-般会简略地回答“X 块（钱）”。卖 

家这样说时意思是“每斤 X 块（钱）”，顾客自然也会这样理解。双方的言语交际没有问题， 

也不会“错位”。可是，如果某一天卖家要论“个”而不是按“斤”来卖，那么他（她）一定得首先 

告诉问价的顾客“论个卖”，然后再说“X 块（钱）一个”，除非他（她）不想做成这笔生意。此 

夕卜，由于一直以来，苹果都是按斤卖的，因此，上面例（43c)回答“五块（钱）一斤”之前，特别说 

出“论斤卖”这个默认信息，就属多此一举，反而让人感觉怪怪的。

下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考察。请看两组句子：

(44) a.那个镯子我卖了 5000块钱。

c.那个镯子你多少钱卖了？（问价钱）

(45) a.那个镯子我想卖5000块钱。

c.那个镯子你想多少钱卖？（问价钱）

b.那个镯子你卖了多少钱？（问价钱）

d.那个镯子你怎么卖？（问价钱） 

b.那个镯子你想卖多少钱？（问价钱） 

d.那个镯子你想怎么卖？（问价钱）

©  英语中也有类似的用法。比如 with 表方式 ： He shut the door with a bang and left without saying a 
word.(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，一声不坑地走了）| They distributed sweets with a free hand at their wedding. 
(他们在婚礼上慷慨地发喜糖）（参看《英 语常用短语词典》，商 务 印 书 馆 19 8 2年 第 1 版 ，第 9 6 9页 ，第 970 

页 ） 。 w ith 也可与 money 搭配.组成 “ with the money”。如 ： W hat will you buy with the money? (参看《朗 

文 当 代 高 级 英 语 辞 典 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出 版 社 2009年 第 1 版 .第 2 6 4 8页）

⑬ “价格”既然可以编码为方式，那么方式之问就可以转喻为价格之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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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难看到，“卖买”交易的4 个核心要素这两组例子都涉及到了，但在语言形式上每个句子只 

表征了其中的3 个，即这些句子均由3 个论元编码而成：卖家、货物、价钱。例（44)各句表达 

的是已然事件(44d 例外）.例（45)各句表达的是未然事件。不管是已然还是未然，由动词 

“卖”的宾语所表示的钱数，既可用“多少钱”来提取，也可用“怎么”来提取® 。

用“多少钱”提取，是直接的词语替换，不难理解。倒是用“怎么”这个疑问词来提取，值 

得一究。这种用法不具有广泛的类推性，比如对于“他想造一辆车子”这样的句子，我们无法 

用“怎么”来提取“一辆车子”，这就是说，用“他想怎么造”来表达“他想造什么东西”这样的意 

思是不可能的。

材料已表明，汉语社会问价格最初是用“多少钱”或“多少钱一斤（一个、一捆、-包等）”， 

用“怎么卖”直接问价钱是后来发展的。有意思的是.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后出的 

形式。为什么呢？恐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，“多少钱（一斤、一两、一个、一捆、一包 

等）”这种形式直接“拿钱说事”，过于直白。另一方面，直接说“多少钱”，单位不明确，比如是 

问“一斤多少钱”还是问“一两多少钱”，是问“一个多少钱”还是问“一捆多少钱”等®不是很 

清楚。而用“怎么卖”来问，既委婉，回避了“钱”字，又将论“斤”还是论“两”、论“个”还是论 

“捆”之类的信息包含其中，从而“一问多求”。这种问法予卖方以更大的回应空间。

“卖”既有不及物用法，也有及物用法。可是，它通过“怎么”问价格，一般只能采用不及 

物用法的句式，而不能用及物用法的句式。请看下面例子：

(46)a. (你）怎么卖苹果？ K 苹果怎么卖？

例（46a)和例（46b)因为句法结构形式的不同，从而在问方式和问价格上明显对立。前者只 

能解读为问方式，后者只能解读为问价格® 。这说明，用“怎么卖”来问价格实际上是有句法 

条件的。这该如何解释呢？

先看例（46a)。我们分两种不同的情况来考察：

(一） 非交易语境。一般情况下，问“怎么卖苹果”时，其疑问点是“卖苹果”这个动作行为 

的方式。理由是，“怎么”作为疑问副词，其基本义是问方式，问方式与“怎么卖苹果”有一种 

常规关联（ conventional relevance)。在非交易语境中，所有的对话不以达成交易为目的，这 

样，价格信息就显得无关紧要，言者和听者都不关心。这就是说，“价格信息”得不到突显，它 

不可能跟“怎么卖苹果”构成最大关联（ maximal relevance),以抑制并取代问方式与“怎么卖 

苹果”的常规关联。因此怎么卖苹果”就依旧惯常地问方式® 。

(二） 交易语境。在交易语境中，“苹果”摆在卖家和买家的面前，为双方所共知，属于已

⑲ 只 有 例 （44d )不能用“了”，否则就成了问原因。这说明，“怎么卖”问价格只能适用于未然表达的情 

况 。这是需要申明的。例（45d )除了问价格，亦可用于问方式。

®  倒是在卖家算完账之后，买家支付时常常用“多少钱”来 问总货款。可 见 ，单说“多少钱”一般是不 

关涉单价的。

®  这个问题是审稿专家提出的。审稿专家的例子是“他 （打 算 ）怎 么 卖 这 些 苹 果 ”和“这些苹果怎么 

卖”。我们认为，除针对特定的个体外，问价格一般用类指形式更自然，更 地道（即使用定指形式，“这个”也 

比“这些”好■■比如“这个苹果怎么卖”），故我们对例子做 r  一点改动。

@ 换 一 个 角 度 看 ，“怎么卖苹果”中的"苹果”是焦点信息 .它有潜 在 的 对 比 功 能 。比如：“你这样卖橘 

子 ，那么你怎么卖苹果呢？ ”可 见 ，其疑问点的最大关联还是在方式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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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信息。但是，对于这个已知信息，买家在进行语言编码提问的时候，并没有将它作为话题， 

而是置于动词后的宾语位置。这表明，买家关注的不是苹果（交易）本身。“卖苹果”既可作 

为一个打包的整体来看，也可作为一个动宾短语来看。如果是前者，突显的是“卖苹果”这个 

动作，“怎么卖苹果”就聚焦于方式之问上；如果是后者，“卖苹果”中的“苹果”为焦点信息，但 

关注的还是方式（比如有可能想探求“卖苹果”与“卖橘子”之异同）。总之，无论采用哪种分 

析，“苹果”都不是突显的话题，卖家从“怎么卖苹果”这个问话中得不到问话人有进行交易的 

愿望和探求价格的需要。因此，卖家也就不会将这种及物用法的“怎么卖”解读为问价格。

再来看例（46b)。“苹果怎么卖”这个句子中，苹果是话题，为言听双方所共知。如果不 

考虑现实的交易语境，那么这个句子可以解读为“问方式”。比如：

(47) 问：苹果怎么卖？ 答：（苹果）放在网上卖。

如果这句话是买家在一个现实交易语境中对卖家说的，则这个交易语境就明确了“卖”的方 

式，即“方式”之问被彻底抑制了。这样，形式上的问方式就被解读为实质上的问价格。即：

(47’）买家：苹果怎么卖？ 卖家：五块钱一斤

由此可见，“苹果怎么卖”并不天然地一定表示价格之问。从一般情况来看，问方式是它 

的优选解读（这也符合“怎么”基本义的表达）。但是，一旦具体的交际语境明确了卖的“方 

式”，那么，“怎么卖”与问方式的关联就会被“拆解”，买卖双方要转而寻求新的最大关联。这 

种特定的情况下，与“卖”天然有联系的“价格”就上升为最重要的信息，从而“问价格”与“怎 

么卖”获得最大关联。

现代汉语中，“租”“换（外汇）”“承包”等亦可问价格。此不详论，仅举两例：

(48) “喂，是首汽大车租赁公司吗？我们单位五一出去郊游，想租您的车，您看怎么租 

呢？”“……一辆车每天跑80公里以内是1000元，每 多 1 公里加收10元，您看行 

吗？”(《北京晚报》2001年 0 4月 2 7日）

(49) “村长，这一片地怎么承包？”“每亩一年800块钱。”

四结语和余论

“怎么想（看、说、讲、写、看待、打算、考虑、认为、报告、汇报、回答、回复等）”和“怎么卖 

(租、换、承包、转让等 >”之所以不问方式，而分别问内容，问价格，关键是，“想”类动词是人的 

思维意识活动，其活动方式存于大脑内部，难有外在的显性表现形式。另一方面，人类目前 

对自己大脑的思维意识活动情况缺乏精细、准确、深人的认识和了解，即“想”类动词的方式 

目前是“黑箱”。因此，日常语言交际中，人们不会故意违反合作原则，来询问这种大家都不 

知道的“方式”问题。 一 般来说，不管以什么方式来“想”，最终会有一个“想”的结果，该结果 

与“怎么”之问有最大关联，故“怎么想”就可解读为“问内容”。

“卖”的情况有所不同。“卖”的方式是比较多的，都能以外在形式呈现。“怎么卖”本来 

可解读为问方式。可是由于“怎么卖”-般都是在交易现场说的，而在交易现场（这一点至为 

关键），卖的“方式”是“明摆着”的.一看便知(有的是社会共识，不看也知），这种情况下，顾客 

(买家）就不会明知故问。顾客最大的未知是“价格”，而以什么价格“卖”在底层意义上是关 

联“方式”的，因此，用“怎么卖”来“问价格”就不会扞格不通。

总之，之所以“想”类动词和“卖”类动词能分别通过“怎么”来问内容和价格，主要是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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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方式”之问的客观基础不存在，或曰其动机受到了抑制。人类目前对自己是如何“想（看、 

说、讲、写、看待、打算、考虑、认为、报告、汇报、回答、回复等）”的，所知甚少，这些动作活动的 

具休方式也就不得而知，因而无需询问.因为得不出准确的信息，问了白问® 。“卖（租、换、 

承包、转让等）”确有多种方式，但这些方式多是交易的常识或共识，不问便知。价格信息在 

交易行为中是重要信息，非常关键，它直接决定着这类交易能否得以顺利完成，故表面上是 

问方式，实际上是指向“问价格”。

本文说“问内容”和“问价格”为别解，主要着眼于更具体的解读，跟“问方式”作一个相对 

的区分，而不是认为它们跟“问方式”能彻底地切割开，实际上这种别解是基于方式之问而

来。

最后简单说一下“买”的情况。“买”与“卖”是一对反义词，相互依存，可谓是一枚硬币的 

两面，无法分开（无“买”便没“卖”，没“卖”便无“买”）。但是，“怎么买”却不能用于问价钱。 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先比较下面两个句子：

(50) 那只表卖了 3000块钱。

(51) *那只表买了 3000块钱。

例（50)和（51)只是动词不同，一为“卖”，一为“买”，结果是前一句成立，后一句不为人所接 

受。虽然是同一个交易的两面（双方），但目的不同。卖者是想通过交易得到钱；买者是想通 

过交易拿到货。“买”跟“货”是天然匹配，“卖”跟“钱”是天然匹配，即“买”跟“货”有最大关 

联，“卖”跟“钱”有最大关联。比如同样是主谓宾句，最常见的句式是“卖家+ 卖+ 钱”（如“她 

今天卖了 200块钱”）和“买家+ 买+ 货”(如“她今天买了…件大衣”）。商品交易中的问询最 

适切的做法是以对方为中心，关注和重视对方的诉求。因此，最自然的就是买家问“怎么 

卖”，卖家问“买什么”。

参考文献

蔡 维 天 （20 0 0 )为什么问怎么样，怎么样问为什么，《汉学研究》第 1 8卷 第 1 期 。

储 泽 祥 （2016) “N 怎 么 V”__- __宾语空位的一种疑问构式，《语法研究和探索》（十八），北 京 ：商务印书馆。 

邓 思 颖 （2 0 1 1 )问原因的“怎么”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 2 期 。

吕 叔 湘 主 编 （1999)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(增订本），北 京 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
饶 宏 泉 （20 1 2 )构式“怎 么 个 X 法”的特征解析及其固化过程，《汉语学习》第 6 期 。

肖 治 野 （2009) “怎 么 与 “怎么2”的句法语义差异，《汉语学习》第 2 期 。

张 伯 江 （20 1 6 )言者和听者的错位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)>第 1 期 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（201 6 )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 7 版 ），北 京 ：商务印书馆。

T sa i* W ei-Tien Dylan (1999) The hows of why and the whys of how. IUCI W 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
5 ： 155-184.

T sa i, W ei-Tien Dylan (2008) Left periphery and how-why alternations. Journal o f  East Asian L inguist 
17： 83-115.

⑬ “说”“讲”“写”有一类形式上的方式是可感可见的，与 这 里所讲的不属一类，当区别对待。比如我 

们说出的一句话或一段话究竟在大脑里是怎么形成的，尚不很清楚。

56



£ 灿龙：“怎么 V(P)”别解二题

T sa i. Wei Tien Dylan Melody Yayin Chang (2010) Two types of Wh-adverbials： A typological study of 
how and w h y in T sou. In Pierre Pica (ed.). The linguistic variation yearbook 3 ： 213 — 236. A m ster­
dam ： John Benjamins.

A Study on the Chinese Phrases uZenme V (p ),J 
That Inquires about Views or Prices

Wang Canlong
Abstract In m odern C hinese, certain verbs can be used with zentne as an ad­

verbial before them  to inquire about the views of the lis tener(s) or the prices of the goods 
in oral com m unication,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 the usual usage of zenme inquiring a- 
bout the m anner or reason. T his paper chooses x ia n g  ( ^ s) and as two typical ca­
ses, and m akes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usage of the phrase to inquire a- 
bout views or prices. At p resen t, how people th ink on their own is so poorly understood 
th a t the way of th inking is still a “ black box”. T hat is, there is no need to inquire about 
the m anner of the thinking. In th is case , zenme in zenme xia?ig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as 
inquiring about the views of the listener ( s ) .  As to the verb m a i , there are a variety of 
ways of selling , but m ost of them  are shared knowledge on the part of the buyer and the 
se ller, which renders it unnecessary to ask for such inform ation. T hen price becomes the 
m ost im portant inform ation for the buyer in the trade. When the buyer asks the seller the 
question zenme m a i , the seller will infer that the buyer w ants to know the price, not the 
m anner of selling , because the m anner is so obvious. In evssence, how ever, the view- and 
price-inquiring zenme is actually based on its m anner-inquiring function.

Keywords zenme  ̂ m anner, view-inquiring, price-inquiring, sem antic analysis, prag­
m atic in terpret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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